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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妙法蓮華經·方便品》之二 

佛歎二智 

遠參老法師主講 

 

「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，告舍利弗：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。」 

前一品文殊菩薩說「日月燈明佛，昔從三昧起」，從三昧安詳而起，與現在

釋迦佛是一樣的。前面說日月燈明佛出定，就對妙光菩薩講《法華經》，現在釋

迦佛出定，就對舍利弗講話，此事相差很遠。日月燈明佛找一個最高等菩薩來

做當機，講《法華經》；現在釋迦佛卻找一個小乘人做當機來說法，此事為何相

差這麼遠？ 

  其實，這很容易解釋，日月燈明佛說一乘，當然是找最高等菩薩為當機來

聽；釋迦佛為開權顯實的緣故，先為小乘人講。小乘人的執著重，你要開權，

你就要講明「權」，講得很詳細，他們才肯信你講，是要開除「權」，所以你要

找小乘人來講。你如果是對菩薩講開權，聲聞人可以不必聽，他們懶得理你。

因此之故，佛就要對聲聞人說法。聲聞人中，舍利弗智慧為第一，他會略為聽

一下，但未能說得上會一定信，都要經過相當時間，然後才肯信；這不要緊，

無論如何，佛總要他信，不過要多費唇舌。 

  現在釋迦佛歎諸佛的實智。「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這八個字，「「智慧」即

是佛德，諸佛就是人，十方有諸佛，但這裡沒有說「十方」。如果總括來講，此

中講的「諸佛智慧」，就是諸佛的菩提，這個名字就非常多，屬於一乘無上菩

提，又叫做一切智，又叫做一切種智，又名佛知見，又叫做佛智，又叫做佛

慧，又叫做佛德；許多名稱，在這裡就叫做智慧，隨你叫什麼都可以，這個叫

做實智。 

講到此實智，是甚深，是無量，我們又不知「甚深」是怎樣謂之「深」？

又不知怎樣叫做「無量」。「「無量」是數目，數目當然是從一至多，就有無量那

麼多，一一皆深。此事是三乘人不能知；如果是知，就不應該現在特別提出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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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。 

他們會聽出，從前講佛智慧，不是講「甚深」，不是講「無量」；現在忽然

間如是讚歎佛智慧是甚深又無量，真的是聽不懂。各人聽懂佛之言詞，但佛之

言詞所講之義，就聽不懂，聽到以為無義理。 

他們覺得此事令他們大大的不安樂，而受到一番刺激。為何受刺激？因為

們不明白，不明白即是受到刺激。 

這裡是講佛智，然後釋迦佛又歎智因： 

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。」 

「智慧門」的「智慧」，就是前面所講的「甚深無量」之智慧，它有門，若

沒有門又怎樣入？這個「門」字，是講修行的法門，修一乘行的法門。 

  （有人說：）佛沒有講明是修一乘行的法門。 

  佛確是沒有講明，但下文有講。現在只是這樣讚歎，你只管聽，你都不知

佛為何事讚歎。這個因門是用來通到果位，這「門」能出入，可通到果位。果

位就是佛的智慧，有了因就可通達。這個因就不是一點因，很多的因，也不是

很容易明瞭。 

「難解難入」，就是講菩薩修一乘行的法門不容易明瞭。雖講「難解難

入」，也可以解、可以入，也可以知。此事是一乘菩薩「難解難入」，難也要

解、要入，頂多時間長些，頂多用心、用力，就要加強些，一定可以解、可以

入。他們又有佛幫助，下文是講有佛幫助，這個是因門。 

「所以者何？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，盡行諸佛無 

    量道法，勇猛精進，名稱普聞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。」 

何以見得「難解難入」？講「難解難入」有很多難處，菩薩必須在因地中

求佛道，要「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」，這是一定的。以時間來講，經過無量無

邊阿僧祇劫，也是一定的。下文講「於無量億劫，行此諸道已，道場得成果」，

必定是這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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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親近這麼多佛，當然每一尊佛會教我一、兩種法門，或三、四種法門；這

三、四種法門，是經過若干長時間才能學到，才能解、才能入。 

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你說要親近多少佛？「道法」者，是學佛道之法，

也是佛所教化我們修菩薩道之法。 

「難解難入」就是這個意思。佛不是把這個「難解難入」拿來硬是勉強讚

歎，實在有這件事，不是說迅速解、迅速入、又迅速證得甚深微妙佛智慧德。

不會有這麼容易，還要「勇猛精進」才可以，如果沒有「勇猛精進」，就不能行

「難解難入」之法；行到相當處，就會「名稱普聞」，那些大菩薩，如文殊菩薩

等，其名望周遍無量世界，有這樣境界之時，才可以說得上「名稱普聞」。 

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」，這裡應該加「方能」兩個字，「「方能成就甚深未曾

有法」；加多「無量」二字又更好些，「「甚深無量未曾有法」。「「未曾有法」是微

妙法，這個「法」字即是「智慧」，成就甚深無量未曾有的智慧，是讚歎佛的實

智。 

讚佛智慧就是只講這幾句，也無須多講，多講也是差不多。如果要多講就

反向思惟一下，他們三乘人聽釋迦佛說法五十年，未曾聽過這些話，這些是新

的論說。如果是昔日聽過佛的智慧，那是屬於權教智慧；如果是也有甚深，那

是屬於權教的甚深；如果是有無量，那是屬於權教的無量；如果是「其智慧

門，難解難入」，那是屬於權教「智慧門難解難入」。 

  從前佛有沒有讚這些？當然沒有，如果有，就是再提出來讚歎。如果從前

已經也有講過，現在再重提一下，也有很大的用意，就即是講不同。如果相

同，又何必作如是歎。 

  「佛智慧」平常時時都是這樣講，這就即是相同嗎？也不是相同，只是名

字相同，同名不同義。你這就可以知道，「「佛德」、「「佛智慧」是有相同，但是他

的因門「難解難入」，又未曾有。 

權教菩薩行六度波羅蜜，有什麼「難解難入」？都可以解、可以入；親近

佛，雖然也親近很多，也未曾有像這次所講「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佛」那麼

多，也未曾講到「盡行諸佛無量道法」，極其量都是六度、四攝法、四無量心這

些法，何處有講「無量道法」？「勇猛精進」，權教是有，「「名稱普聞」也有，

這些屬於權教。講到「成就甚深未曾有法」，凡是菩薩成佛，當然是得未曾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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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已曾有，就與另外再次成佛差不多。 

菩薩最後成佛，即使是權教也好，都叫做「未曾有」。此事你不要誤會，你

把佛往昔所說，對應佛現在所說，配對起來，就說佛在這裡讚歎，一點意義都

沒有，就不算是往昔所歎。 

  這當然是重新開始，如果是往昔都有講過，現在照樣一句不差、一字不

差，從前讚歎過，現在重讚，有什麼用意？此事就要追問你有何用意？這就很

麻煩，比未曾說過更麻煩。未曾說過說另外新提出，這次講起來，本來是另外

新提出，哪裡有把往昔的話重歎？名詞或會有，但沒有那麼甚，說不上是甚。 

  這次歎佛實智，總歎佛實智就是這樣，按照下文所講「佛所成就第一希有

難解之法，唯佛與佛，乃能究盡諸法實相」，就即是這件事，也是偈頌所說「三

乘人皆不知」，這就可以知道不是重提以前的話。不過，我們讀經的人就非常糊

塗，講到糊塗的人，真是無人能及，他們都不知道佛講什麼。 

  糊塗人當然不知道佛講什麼，難道你又知道嗎？ 

  你不知道他講什麼，本來就不要緊，他講他的，我不知就是不知。「「知之為

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」，你無須勉強去知。你既然是不知，你就當然是不能解，你

去解釋，就會上當。從前那些大德、禪師、法師等等的人都去解釋，一解釋就

麻煩，焦頭爛額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們沒有智慧解釋，不但我們無法解釋，三

乘人也無法解釋。我們沒有開口處，只可聽一聽。你聽就聽，不聽就作罷。好

像彈琴一樣，你一定聽不懂，你不知道別人彈琴，彈什麼曲調，只知道是琴

音，叮叮鐺鐺。這樣的話，你只管聽他叮叮鐺鐺就算了，你就不要說他彈什

麼，管他彈什麼。 

這樣你就上當了。此事他不讓你知，這是一種撩弄，撩一下你這個人。為

何事這樣撩弄呢？因為你們這些人太安定，三乘人一一都是安定，這樣就能撩

弄你們注意。 

  依照你說三乘人安定，只有菩薩更安定，菩薩求佛道，又行菩薩道。你現

在講佛道這樣深，又不是平常所聽的那樣。你現在講菩薩行這樣妙，有無量道

法，他就更加糊塗、更加震動。這當然是令他震動，小乘人也是要聽，聽的時

候就要看佛意如何。 

  下面是再歎佛的權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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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解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，所不能知。」 

「隨宜說法」就是諸佛自己所得的智慧，甚深微妙，一切未曾有法成就

了。但是對人，佛不能講，不能把甚深法對人講，不能把無量法對人講。佛本

來很想講，又不能把「難解難入」的智慧門對人講，這就覺得很擔憂。想講又

不能講，又要隱瞞，叫做隱實。 

佛觀察這些大眾有三種小乘機。此事他們一向保守，裡面也有未究竟；從

前的究竟已經失去，又輪迴生死。佛於世界中，遷就他們的種子因緣，跟他們

聊天，灌輸一些好處給他們，用三乘法教化他們，這就是隨宜所說，即是「隨

宜說法」。 

佛意就不在「隨宜說法」之中，佛另有其意，佛「意趣難解」。「「難解」這

兩個字，是目前佛講的話。而往昔諸佛說法，或現在十方諸佛說法的意趣，是

什麼呢？你就要加兩個字才可以，不要「難解」二字，就說他的意趣別有所

向。 

  「意趣別有所向」的說法是一件事，「「意」又是另一件事，是不是呢？是

的。 

  此事可以告訴人嗎？不可以。即使對你說「別有意趣」，你也不知道。你不

妨用一番心血研究它，也是不可以，任由你用無量劫猜摸它，你都猜不到，這

就叫做「難解」，即是難知。 

如果在當時三乘人聞佛所說，佛意在於一乘。那些聽法者知道佛意在於一

乘嗎？他們絕不知道。「「佛意」志在那些聽法者，不久就要為他們「開佛知

見」，不久就會為他們「示佛知見」、「「悟佛知見」。這就是「意」，非常「難

解」。所以，「「難解」兩個字是釋迦佛講的話，每一句都是釋迦佛講的話。 

  你說每一句都是釋迦佛所說，是釋迦佛述諸佛之德，作如是歎，是可以

的。而講到三乘人不知，「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應該還有菩薩在內；

一切聲聞、辟支佛及諸菩薩所不能知，「「所不能知」即是所不能解，不能解佛之

意。 

佛意你當然不能解，你是下級人，他是上級人，上級人可以知下級，下級

人不能知上級。如果佛肯對他講，他就可以知道，信不信是另外一件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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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說：「「你們三乘人聽我的三乘教，已經有很長時間，你們知道我的意

嗎？」三乘人說：「不知道！」 

  佛說：「「你們想不想知道？」三乘人說：「「想知。」佛說：「你們想知道，我

可以告訴你們。我為你們講三乘菩提、三乘涅槃，是志在一乘菩提，不志在三

乘菩提，你們知不知道此意？」三乘人說：「「不知道。」 

  佛說：「「我現在對你們這樣講，你們知不知？」三乘人說：「「您對我們講，

我們一定知道。」 

  佛說：「「你們知道了，你們信不信？」三乘人說：我們都不太敢相信。為何

不太敢信呢？因為您講三乘教這麼久，又有這麼多人聽，難道人人都是您意中

所謂「開佛知見」的人？這就未必。您「開佛知見」都沒有用。為什麼呢？人

家不信您，開什麼佛知見？開牛知見才是真，有什麼佛智慧可開，他們不信

您。不會有此事。 

佛說：「「此事是有，我就不讓他們聽，我也不對他們講。即是五千人退席，

我就不對他們講，由他們去吧。」 

  所有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就不能猜到這樣講嗎？佛一講就人人

都知道，現在我們也知道，凡是佛講權教，多數是為實，隱實就是施權。既然

隱實施權，一定要開權顯實，不能永遠都是隱瞞。他們的機緣未熟，佛永遠都

是要隱瞞，不會揭開。歎佛權智是這樣歎。 

  何以又叫做權智？權智就是觀權機，說權教，句句都是屬於方便，這就謂

之權智。 

  難道佛有兩種智？佛本來就沒有兩種智，即是一乘實智。現在說歎權智，

即是把實智用之於權；本來一乘實智是自證，教一乘實教菩薩，只是如此而

已。 

不過，此事出了軌，出了一乘的軌道，解釋到其他地方。用其他去解釋，

這是方便，就叫做權智，不是真的另外有一個智屬於權智。就如一個人有很充

實的高等知識，但是他又要做些下等的事，講些下等的話，將就下等的人，而

他仍然是高等知識分子。 

佛就是具足「甚深未曾有法」，儘管是「隨宜所說，意趣」仍然是為一乘。

他是一乘人才為一乘，他如果不是一乘人，又無法為得起。即是說，退菩提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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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菩薩，就是一乘人，佛就將就他們。 

  「 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「這兩句話，按照羅什法師所譯，就放在

「難解難入」之下，即是說：「「其智慧門，難解難入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

知。」 

現在講到「難解難入」者，既然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知」，還講什麼

解、什麼入？其意思就是這樣，不會有這樣的解，這樣的解一點關係都沒有。 

下文（<方便品>20 頁）就有講及此事，講及四眾「各作是念：今者世尊，

何故殷勤稱歎佛智，而作是言：佛所得法，甚深難解，有所言說，意趣難知，

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」，就是這句話，「有所言說」即是「隨宜說法」；「「意

趣難知」即是「意趣難解」；一切聲聞、辟支佛都未有程度知，談不到此事。由

此可知這句屬於「意趣難解」，不是屬於「難解難入」。「「難解難入」屬於一乘，

「意趣難知」屬於三乘。 

  這裡略歎諸佛二智，然後釋迦佛再自歎，先歎權智，後歎實智。 

「舍利弗！吾從成佛已來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 

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 

 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。」 

釋迦佛叫一聲舍利弗，表示這段文不同上段文，上段文是歎諸佛二智，現

在我釋迦佛自己又歎，經文就轉過來。 

  「吾」即是釋迦牟尼，即是我自從成佛以來，這段時間有多久，你們都知

道，以現在來講有五十年，在這五十年間，講十二部經給你們聽，你們三乘人

都知道。「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」，種種論議，十二部經裡面「廣演言教」，講許

多言論教導你們，屬於「言教」，不是文字教。現在我們讀經，屬於文字教。文

字代替語言，其實也是語言。 

佛用「無數方便引導」你們，方便很多，令你們「離著」。你們貪著於五

欲，貪著於邪見，故要令你們「離著」。佛又說令你們得涅槃，根本上就是令你

離開五欲、邪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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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所以者何」？佛這樣講那麼話，因為「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」。

「如來」即是我，我的方便智慧，「「知見」即是智慧。佛用智慧將就他們，即是

方便，這叫做權智。「「波羅蜜」即是「度」字，佛的方便度「皆已具足」。我渾

身計策，什麼都可以將就你們，你們什麼事情我都知道，你們無量劫以來念何

事、思何事，我都知道。你們所作所為，得什麼，失什麼，墮落六道，入於四

聖，我全部知道。我的知見很圓滿，叫做「具足」，不然怎能講這麼多給你們

聽，引導你們離開苦惱，令你們「離著」。 

  「令離諸著」這一句話，令他們一聽到，就有很深的感想：佛今日說，種

種教導我們叫做「離著」，都沒有什麼實際，只是「離著」，有什麼實際？你的

涅槃、菩提是實際嗎？一點涅槃、一點菩提都沒有！ 

他們又未曾一定徹底明瞭那句話，就有些思疑，因為他們的地位在這裡。

他們覺得：佛說法幾十年，我們依靠佛法去證果，就有了果位。佛突然間說那

是方便，這真是令人頭痛。講方便即是不真實，我們依佛那些不真實的話去修

行，也不真實，證果不真實，涅槃也不真實，一切都是屬於方便。此事讓人摸

不著頭腦，聽到就很難過。不過，我們這些人就不會聽，這些又是刺激的言

論。 

  佛說三乘教是令他們「離著」，是屬於方便；還有那些人天教又沒有「離

著」，也未曾得過什麼道果，此事又如何呢？此事都是屬於方便。 

  若說屬於方便，按照這樣講，修人道來世未必得人身，修天道未必能生

天。此事又稍微靠得住。為什麼呢？這些是小果報，你修人道，來世就得人

身，有一些福。你修天道，來世就生天，現在也可以生天。此事又靠得住，唯

有涅槃就靠不住，菩提是暫時，菩提暫時等於生天、等於來世做人。為什麼

呢？來世做人有限時期，生天也是有限時期，只是時間稍長些。而你的菩提，

老實講，就如猛風吹燈籠，搖擺不定。你們要好好想清楚。 

  （三乘人說：）我們都有想過，我們越想越頭痛，幾乎不敢再想。佛說

「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」，即是渾身計謀騙我們，我們都被佛騙了。 

按照這樣講，你們當然被佛騙了，有什麼客氣的。這一回就糟糕了，這即

是搖動。 

你又未必能搖動，我不聽你所教，懶得理你，你講你的，我當你在三昧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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睡覺，我當你做夢。你雖然是「從三昧中安詳而起」，我把你當作講夢話，我把

你當作吃錯東西。 

  這就不必講了，你即是不聽佛的教導。這些非常厲害，所以，<方便品>就

提出「方便」。 

三乘可以這樣說：我們叫做聾人不怕雷，無論雷聲怎樣響，我們都聽不

到，不須害怕，我們人人都是聾的。 

他們當時的人未必是聾，他們就覺得很震動。當然，佛志在要他們震動，

就要講些刺激的話。「「隨宜說法，意趣難解」，是講諸佛。我們釋迦牟尼佛用

「種種因緣，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」，也是「意趣

難解」，是一樣的。 

  經文沒有說是一樣，但無須說一樣，擺在那裡就是一樣。釋迦佛「隨宜說

法」，就是說「種種因緣」，就是說「種種譬喻」，就是「廣演言教」，就是以無

量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」，就是令眾生「離諸著」。佛意就不在此。佛意是什麼

呢？佛意在什麼，未曾公開，慢慢才對你們講。舍利弗三請以後，就詳細解釋

給你們聽，叫做開權顯實。「「隨宜說法」屬於權，「「意趣難解」之意趣在於實，

為你們顯實，把佛意講給你們聽，然後又歎佛的實智： 

「舍利弗！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 

禪定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」 

這是實智，實智與諸佛實智一樣，權智又是一樣。「「如來知見」即是智慧，

「如來」就是我。「「未曾有法」即是佛德，即是佛智慧，「廣大深遠」；前文講

「甚深」，這裡講「深遠」而且「廣大」。 

「無量無礙」，前文講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」，現在提出「無量」之中又

有「無量」，「「無量無礙」，無量「力」，無量「無畏」，無量「禪定」，無量「解

脫」，「「一切未曾有法」，一一皆「無量」，一一皆「深入無際」。 

「深入無際」，就「能入」入於「所入」，佛智是能入，佛德是所入，皆了

了。 

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」，即是成就甚深廣大無量未曾有法。「「一切」即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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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無量」，「「未曾有」就是後得智、一切智，這就謂之「未曾有」，與諸佛一樣。 

  釋迦佛這樣公開歎佛智，往昔沒有講過這樣的話，哪裡有講「無量無

礙」？以前是講四無礙；以前是講十力，這裡講無量力；以前講四無畏，現在

講無量無畏；以前講四禪八定，現在講無量禪、無量定；以前講八解脫、一百

零八三昧是最了不起，算是最多。這些屬於權教，權教大乘是這樣講，現在就

不是這樣講，現在講無量。這裡的無量是第二重無量，前文「甚深無量」是第

一重無量。 

  第一重無量以何為一？就是無礙為一，力為二，無畏為三，禪定為四，解

脫為五，三昧為六，番薯、芋頭為第七、第八，金針、木耳為第九、第十，任

由你怎樣安立都可以。這些屬於佛，佛的金針、木耳，不是人天的金針、木

耳，不是三乘的金針、木耳。你要明瞭此事，金針、木耳也有無量。 

  <方便品>乃是《法華經》正宗分之正宗，因為正宗分有八品，全部都叫做

正宗。何以<方便品>又是正宗分中之正宗？因為<方便品>佔一個最高的主位，

有了最高的主位，其他的總可以朝宗，向著他走，故名正宗之正宗。我們若能

明瞭<方便品>，就知道什麼是《法華經》。未講到《法華經》的正宗，就要先歎

佛智。釋迦佛歎諸佛實智，又歎權智，作為正宗開權顯實的根本，那些叫做根

本，「「根本」者，就先要知道權實。 

  知道權實就了事嗎？不能這樣講，不可以說知道權實就了事，要開其權，

立其實；未開權、未立實之前，就要你知道有權有實，歎二智就是要你知道佛

的權實。 

  （有人以為：）「佛好像講得沒有這麼清楚。」 

佛講得很清楚，怎樣說得不清楚？佛說：「「諸佛智慧，甚深無量，其智慧

門，難解難入。」這就很清楚，叫做一乘因果。然後佛講「隨宜所說，意趣難

解」，「「隨宜所說」就是權。佛再講明白給你聽：「「吾從成佛已來，種種因緣，種

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」這就是我的權。再講我

的實給你聽：「「如來知見，廣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三昧，深

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法。」這是我的實，我的權、我的實都已告訴你，你

都應該要知道。 

  （有人說：）「我不是知得很清楚，你有你講，我有我不聽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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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按照這樣講，不聽都可以，佛說法即是講得沒有用。你都不聽，有何

用？我相信人們都很在意，焉有不聽？有文殊菩薩在法會助成他們聽法的殷

勤。<序品> 說：「「諸人今當知，合掌一心待，佛當雨法雨，充足求道者。」此

事不能過於隨便。「「諸求三乘人，若有疑悔者，佛當為除斷，令盡無有餘。」此

事可以遲一步來講。為什麼呢？佛要講明三乘教是方便，一定要開除，你當然

是有疑、有悔。你儘管有疑悔，佛就會為你解除得乾乾淨淨，不許可你有絲毫

的疑悔存在，故「令盡無有餘」。哪有現在歎佛智而不聽？不會有這種事。 

佛歎權、實二智，又要把前面的話再結一下。為何又要結一下？因為佛所

說的話不是這麼簡單。既然不簡單，佛是否又想廣說？ 

  這又不是要廣說，那是要你知道是廣。怎樣「廣」呢？先結權智。 

「舍利弗！如來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，言辭柔軟，悅可眾心。」 

這是結權智。如來即是我釋迦牟尼，「「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。」分別什麼

呢？有無量機，就要「種種分別」無量機，各機不同，又要用各種逗機之教為

他們講，令他們喜歡得受益，故要「分別」。 

  （有人說：）「經常說如來無分別，又說如來是平等。」 

  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，現在是為說教，難道如來就好像一塊木頭那樣，總

是無心去分別？《維摩經》已有說：「「善能分別諸法相，於第一義而不動。」焉

有不分別？雖然是分別，又可以說實無分別。為什麼呢？第一義中無有分別，

故名不動。 

  按照這樣講，在這裡就有兩種義——動與不動，分別為動，不分別就不

動。這難道不動就是不動，不動就有分別，這分別又有不動。這樣動就無過。 

  你說動無過，又不可以這樣講。眾生之動就有過，佛之動就無過，在這個

教逗種種機裡面，還要有很多配件才配得起，令他們聽法。怎樣配件呢？講的

時候要善巧，善巧就要逗機，最妥當要巧，「「巧說諸法」，不是隨隨便便講，「「諸

法」即是種種，說種種法，歸納起來就叫做三乘。說三乘時就是大大不同，故

有「諸」。 

還有一層，有什麼呢？「言辭」還有問題，各種言，各種辭。「「言」者是語

言，無量語言。「「辭」是由語言組成，又是各各不同，是說話的章法，說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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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辭」，不是粗聲粗氣胡亂說出，並非這樣隨便。 

佛說無量辭，逗眾生所好。他是斯文人，佛就對他講斯文之辭語；他是粗

魯的人，不會聽斯文話，佛就要對他講粗魯話；他是那一方的人，就對講他那

一方的話；那一種鬼神，就對他講那一種鬼神的話。因為鬼神不通人話，你就

不能對他講人話；他是人，不通鬼話，你用鬼話對他講也不中用。這就一定是

要「巧」，「「巧說」逗他能聽，不能講得太深，太淺也不中用，你就要用很妥當

的「言辭」，又要「柔軟」。「「柔軟」者，令他們聽得歡喜，「「悅可眾心」。 

不單是「言辭柔軟」，可以「悅可眾心」；「「巧說諸法」也可以「悅可眾

心」。「「悅可」就令他歡喜，我的法為能悅，眾生的心為所悅，他不歡喜都會歡

喜，任他怎樣的邪見，任他怎樣的煩惱障礙，他聽見我的法，他都會歡喜。 

  這是什麼？這就是佛利益眾生的工具。眾生需要受益，需要何種工具？你

就要將就他，不能用方木制作圓孔，用錯方法他就不會喜歡你。 

  這段文謂之結權智，應該在前面講。前面講「吾從成佛已來，種種因緣，

種種譬喻，廣演言教，無數方便引導眾生，令離諸著。所以者何？如來方便知

見波羅蜜皆已具足」，我們應把「舍利弗！如來能種種分別，巧說諸法，言辭柔

軟，悅可眾心」，調上去合拼成一段文。現在經文脫落了，先歎權智，接連歎實

智，然後再結權智，之後再結實智。 

  有這樣的文法？有，這樣的文法實在是很平常，講完兩件事，慢慢再來整

理兩件事，然後結實智： 

「舍利弗！取要言之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」 

此事「取」簡略的一句話講完，因為目前不能對你講，你未有機會聽我的

一乘，只可歎一歎，令你知道一點，這就是你很大的幸福。你要我多講就不

能，只可這樣講：「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」這一句謂之「要言」，

「取」一句「要言」來講，就是這樣講。 

「無量無邊」是數目，「「未曾有法」是佛德，即佛智慧，即是佛知見。先提

出數目，前面講「廣大深遠」，「「佛悉成就」，佛即是釋迦牟尼佛，全都圓滿了。 

  中國人所講一句話，常常都會這樣，說到數量多，又不能盡講其多，他的

意思所說是多，既然多到不能講，就把很多話用一句話講完。就好比《論語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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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：「「子曰：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無邪。」（這意思是說：《詩經》三百

篇，用一句話概括，那就是說不虛假，沒有雜念，沒有邪念，思想純正，沒有

不健康）這樣就算是用一句概括全部《詩經》，這就從略知廣，不須講《詩經》

三百篇，有這一句話你就知道全部《詩經》。 

  所以，「「取要言之」這句經文，應該調上前，變成「舍利弗！如來知見，廣

大深遠，無量無礙，力無所畏，禪定解脫三昧，深入無際，成就一切未曾有

法。舍利弗！取要言之，無量無邊未曾有法，佛悉成就。」這樣才妥當，不然

此事就像手腳都脫離了。 

 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 
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 


